
    be my baby

    想提前说明的事：1题目是头D里面那首，好听的2鼷本和榎本两个翻译，我喜欢前者，没有特殊含义～～3鼷本自称其实是余，但实际用起来太麻烦了就写成我吧对不起4查看年表之后发现他俩是在3月才当同事的！这也没事吧，就当他俩在实习（人就不要随便考据。今天二月十四号情人节。优希堂悟在午休之前问同事：“今天下班有没有什么预订？”鼷本觉得好笑似的用指尖轻轻敲击回车键：“是有，怎么了？我可以为你推掉。”优希堂说：“不必了。”他把手里的东西收起，拉开抽屉。鼷本的旋转椅转了180度，他沉思一般开口了：“你对你女朋友不满意想分手了，是吗？”虽然真相略微复杂一点，不过也差之不离八九。优希堂说：“我从未怀疑过你的预感。没错，我准备在今天跟她分手。”鼷本驾驶着旋转椅来了，拿走了他还没收起来的赛马券。他端详了一阵，突然笑了：“你就邀请女人去看这个？好啊，比我的预订有趣。成交了。”下午三点，两位同事心照不宣地请了假，一齐拿着公文包，走出实验大楼。还稍微有点冷，鼷本竖起大衣的领子。在电车上，鼷本仍然改不了好奇，他问：“就算是我也想不出要请女人在情人节去看赛马的事。”又拿出手机：“看看周边也没有什么餐厅，到底是要怎么营造浪漫气氛？”两人的四周已经被情侣占领，到处都是你侬我侬，男男女女的太不清净。唯有他俩穿着黑色大衣，手提社畜证明，其中一个人还非要戴一副墨镜，像两个尽职尽责调查出轨的私家侦探。黛铃这会儿大概会期盼着什么吧。优希堂事不关己地心想，那期盼很快便会变成焦虑，再变成失望的。优希堂说：“那个赛马场靠着陵园。”鼷本说：“哦～～～～”他很恶趣味地笑了。“先邀请女朋友去看赛马。然后在墓地分手。是这样吧？我可以猜猜地下埋着的是你的什么人吗？”优希堂说：“过会儿再说吧。”原来是车到站了。赛马唯一的收获是鼷本手里买来的简易望远镜，他俩都小买了一下注，都没有中。明明买的是两匹不同的马，什么优胜都没有。比赛结束的时候正好有点下雨，很符合他们接着就要去上坟的心情。鼷本若有所思，他这个表情从下电车开始就持续着。优希堂任他想象，把被剪了的门票叠好，放在口袋里。优希堂说：“赛马，好看吗？”鼷本平静地说：“和我的个性不相符。不过，或许马和黛小姐有一点像。”“那么喜欢的是给马下注的环节？”“我也不喜欢没有概率的事。准确来说，不喜欢概率不精确的事。”“哦？我还以为你会喜欢。赔率不也是博弈学的一环吗？”“那个是事后的概率，也有些故意作势的成分在。有一种说法是蝴蝶效应并不是表面上那样，是被人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之后才成立的。”“你的专业意见有些古旧了。”两人来到陵园。本来就不是情人节该去的地方，再加上下雨，凄清的陵园显得更加空旷了。鼷本从他本来就没赢还输了的个人资产里抽出了一些，在门口买了一支白菊，递给优希堂。“不进去吗？”鼷本说：“我在外面看着就好。”他窃笑了，“不，我不会给自己提供在墓地里被人分手的机会。”优希堂踏入了陵园，雨雾蒙蒙，石板上非常潮湿，生人就从两边的死人中滑过。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里有父母的墓碑，1998年，如今已经是12年前了。手上只有一支白菊，应该献给谁呢？这里没有妹妹的墓碑。他想着，这支花应该给她才对。优希堂拿着花出来了，同事蹲在墙边，不免惊讶：“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我还以为你会在墓地里挖一个洞。”优希堂说：“为什么要这样做？”鼷本说：“这么，其实我猜测了一下。或许你分手之后顺便把人收尸了，也不是没可能。”鼷本接着说：“没有人的陵园，寂静的雨天，因为搞不清情况悲伤欲绝一时失神的女人。会很适合被杀掉吧。”优希堂说：“我希望你尊重事实现象。黛铃是那种被莫名其妙分了手之后还能保持体面的女人吗？”鼷本说：“注意你的言辞，你已经把她当成前女友来看待了。没有分手前的语调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在回程的电车上，鼷本似乎有话想说。优希堂说：“我的朋友，我明白你唯一感兴趣的就是科研，那么就让你把无用的言谈都趁机说了吧，以免干扰明天的工作。”鼷本说：“谢谢你的关心。不过，你是不是有一个妹妹？”优希堂看着手里没能送出去的花。“为什么是妹妹呢？”鼷本两手握在一起，依然如同梦呓般说：“我用望远镜看到了。看到了你在两个墓碑前徘徊，那应该是你的双亲吧？但是花还在。我想你应该还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亲人。大概这个亲人对你意义非凡吧。”没有人能约会完了还能继续心平气和回公司上班，但是他俩做到了。鼷本抢走了优希堂手里的花，顺手插在马克杯中，打开了电脑。优希堂因为今日的工作已经加急完成，便看着同事在电脑上操作。优希堂说：“这是哪来的我的照片？”鼷本说：“你忘了，这是我们的毕业照。”优希堂去接了一杯咖啡，心下存疑。同事找来了一堆电子针线在他的照片上拼接，他直觉自己还是少看为妙。直到同事说“大功告成了！”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凝视雨幕凝视了很长时间。“鼷本。这是什么？”“哦！很厉害吧。这是我侧写出来的你妹妹的照片。”照片上的妹妹和真实的妹妹有决定性的不同，不过，大概也是年轻的美人，符合那种悲伤地在雨中凋零的白菊的臆想。他之前决定闭口不谈妹妹的事情，因为同事是同事，和妹妹无关。这个计划只应该有自己和妹妹知道，鼷本是火箭的助推器，在进入轨道时便该消失。现在，看到这张伪造的妹妹的遗像，他心里也未曾动摇过。鼷本见他沉默不语，高兴地说：“对不起，我按自己的喜好调整过。”“希望接下来的一句话不是你看上我的妹妹了。”“我看上你的妹妹了，把她介绍给我吧！”打印机吐出一张薄薄的纸，鼷本拿起它，用大头针订在泡沫板上，把马克杯移到仍然微笑着的妹妹的下方。那朵白菊淋了雨，本该变得娇弱无依，见者犹怜，但在二人的眼中，却更加证明了这是没有生气的死物。优希堂等他欣赏完自己的大作，说：“作为事主，我想听听你给她编了什么故事。”鼷本说：“没有。我觉得她这样就很好看，不需要什么故事的点缀。”“我以为你知道了那个新闻。”“什么新闻？我不看报纸。”优希堂沉默了。或许这就是self和鼷本决定性的不同。鼷本大概绝不可能是self吧。鼷本对幻想大概一直是排他的，正如他相信世界上有他理解的神，那么就不存在别人理解的上帝。从这点出发的悲哀的相似，把他们两人联系在了一起。常识总是带着牵强附会的暗处，他现在深信是这无法言明的东西杀死了妹妹。但是鼷本的话，或许只是沉醉于自己编织出的幻想吧。在擅自断定同事在某一个方面是无害的之后，优希堂站了起来。没想到鼷本也随之站了起来，把装着妹妹的A4纸慎重地折好，放进了内袋。鼷本说：“优希堂，你打算去哪里？”优希堂说：“完成未竟的分手事业。”鼷本说：“就在我和你妹妹面前？”“你为什么会想到要跟着来？”“嗯？是我错估了你们兄妹之间的感情了吗？就这样打算让一个陌生男人把妹妹带走？”优希堂说：“好吧。”鼷本说：“我知道有一家适合三个人一起吃东西的地方，就去那里吧。”他握着花的颈子，就像牵起一位女士的手。

  
    don't stand so close

    想提前说明的事：1题目依然是头D的bgm！！怎么样2时间是？我看年表他俩是2008年4月才入学认识的，所以只能说是一个氛围白情，不好意思！然后这时候优希堂还没有明确自己的敌人是self，就以这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开始写吧！～～走出行政办公室，优希堂悟深吸一口气。他平静地带上门把手，假装自己听不到一门之隔那边的对话。已经是第三次填写交换申请了，每次都只是像这样被驳回。他把文书对折成四块，再沿着折痕猛地撕开。——就算撕了也变成了歪曲的形状。优希堂把这些废纸扔进垃圾桶，不幸的是，垃圾桶已脑满肠肥地堆得太满，他只能看着自己失败的证明像发酵般滑稽地鼓起。此时，电梯下行了。打开门走出的是一个男学生，姿态悠闲，手里端着一杯教学楼专用的纸杯咖啡。一时的冲动——概括的就是这种情况。回过神来，优希堂悟已经把对方的咖啡抢走，如泄愤似地倾倒在废纸上。优希堂握紧了拳头。他生硬地说：“对不起。”男学生显然被他吓了一跳。他问：“要下楼吗？”优希堂说：“楼梯。我走楼梯。”人在生气时无法思考，就算是颖悟绝伦的优希堂悟（自称）也是如此。走了好长一段的楼梯，他才发现有一双脚步声跟在身后，回头一看，还是那个男学生。真是不识时务的人！但是，不能再对无辜的人发火了。他尽量保持冷静：“你有什么事？”男学生感到新奇一般说：“把我咖啡拿走了，我喝什么？”优希堂这才发现自己还捏着那个作案凶器，失主的咖啡。男学生追问：“你是谁？”没有义务回答你吧！“我叫优希堂，是大一的学生。”“哦！我叫鼷本尚哉。”优希堂把捏得变形的纸杯还给他。又走了一段路，优希堂又回过头：“你能不能别跟着我？”“我要去图书馆，不走这里走哪里？”优希堂当即改变了今天再去图书馆的计划。等他走出教学楼时，瞥见那个男学生在售卖机处又买了一罐新的咖啡。真是一个咖啡怪胎！再见到鼷本居然就在一周后。优希堂在教室的角落继续跟交换申请硬拼，撕了重写，写了又撕掉。他专心致志地写着，直到身后一个声音响起：“你能不能安静一点？”优希堂回过头，不禁叹了一口气。这就是老天作对。鼷本说：“原来真是你，我还在想谁会这么努力，专门来打扰别人的午休。”“不好意思。这就走。”“嗯、我来看看……你不知道大一还不能申请交换吗？至少要等到明年。”那个我是知道的。只是………………我不能变成那个特例吗？我的时间很紧。鼷本说：“你赶时间？你赶时间要去哪里？”“我得走了。”“哎呀，没事的，中午这里不会有人来。”鼷本好奇地探出身子，“你本来打算去哪个国家来着？说来听听嘛。”“……澳大利亚。”“为什么要去那里？”怎么说呢？因为家门不幸？因为冤案？因为DID？因为高等存在可以随意抹杀一个人生活的痕迹，乃至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思想、存在状态？优希堂说：“……因为那里有UFO。”鼷本沉默地落座了。优希堂猜他已经对自己的回答满意了，或者失望了，于是背起背包，准备离开这个下次再也不会再来的教室。就在推门前一刻，鼷本说：“我也有在参加UFO社团哦。可是从没遇到过你？”“优希堂，你不会是因为没有朋友才撒谎说自己对UFO感兴趣的吧？是这样的话我要生气了。”优希堂汗流浃背，骑虎难下：“不，嗯，这，这其实是有很多内情的……”他俩坐在洗衣房里严肃地交谈。来来往往的男学生要么衣冠不整，要么没想到有人会在这里密会，统统吓得嗷地一声逃了出去。见到鼷本的次数莫名其妙地多了起来，原来鼷本就住他宿舍对门。鼷本真相信了他的话，总给他带来一些百慕大三角，鄱阳湖沉船之类的志怪异闻剪报。一天，鼷本拿着笔记本来找他。优希堂看见鼷本还拿着一个探测仪，心想难道鼷本还会捉鬼吗。十分钟后，鼷本神秘地叫他过来。“怎么了？”“你没发现吗？”“我需要发现什么？”“你们洗衣房里的网最好。”在洗衣房建立一个秘密基地（为了上网），除了扰民好像没有别的作用。鼷本在同学们谴责的目光里正襟危坐，给电脑插上备用电池。在鼷本的不务正业的影响下，优希堂逐渐放弃了轰炸交换申请老师的无用功。与此同时，以前总是困扰他的深夜噩梦也渐渐淡出他的生活了。这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以前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可思议的力量，命运，印度人会叫它karma。命运之翼，只是在扇起的时候，就能把一个家庭的温馨的巢拍击得粉碎，尤其是这不祥的黑翼还给他留下了罪恶的一羽。和鼷本偶尔交谈的半年里，优希堂只是生活着，把沉重的灾难从头顶慢慢挪走。他明白，如果自己始终只是事件的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他是无法在命运之中，向命运复仇的。“我听说你交了一个有钱的女朋友！”优希堂悟被吓了一跳：“什么？”“那我们到时候去澳大利亚修学旅行吧。”优希堂说：“不太好吧？那个钱是黛小姐的钱。”“咦～我说。最近都没有看到你，难道你不是跟黛小姐去加深感情了吗？”说实话最近稍微感觉有点愧疚。虽然黛铃小姐很有钱，但我也不是这样的男人！不过花在恋爱上的时间稍多了一点，就没有办法时常和朋友聊天了。优希堂总是看到鼷本午休时坐在中庭，一个人喂鸽子。不知道为什么，下意识就躲着走了。今天正巧被鼷本抓获，下午的课尚且还有点时间，两人便一起坐在台阶上。优希堂看着聚在一起的鸟，发现他一贯都看错，这是灰喜鹊。非常美丽活泼的鸟儿，总是相当随意地就飞走了。他的心情不知为何轻松起来。鼷本突然说：“我啊……我在想。”优希堂说：“嗯。”“其实我不相信UFO存在呢。”这话来得太突兀，优希堂不禁盯着他。“是真的呀。圣经上，没有外星人。宇宙上，只有人呢。”“你原来相信天主教吗？”鼷本摇了摇头。“一开始，优希堂你跟我说去澳大利亚是为了UFO，我觉得真是遇到了一个白痴。于是我假装我是UFO社团的社员，没想到居然骗过你了。”鼷本说，一看就是知道你隐瞒了什么，而且你的传言其实到处都是哦。格格不入的新生总是要跑去外国什么的。优希堂说：“没关系吧。我也知道你不是社员啊。”“这怎么知道的？”“你就从没去参加过社团，不是每次都和我在一起吗？”“是哦。剪报也是我亲自剪的，太累了。”两个朋友默默坐了一会儿。优希堂想说些什么，可能只是因为鼷本的神情有些不同寻常。灰喜鹊灵活地跳到鼷本手上。鼷本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抓住小鸟，小鸟显然是和他非常亲近，完全不害怕地啄着它。鼷本说：“世界上真的有神吗？”优希堂说：“没有。”他斩钉截铁再说了一遍：“没有。”“但是有外星人？”“也许有吧。应该有。真的会有呢。”鼷本说：“好吧，真拿你没办法。那、去澳大利亚？”“别再打黛小姐的钱的主意了！”鼷本说：“其实啊，优希堂。……我呢，………………已经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去过了！”他开心地大笑起来，灰喜鹊受了惊吓，快快地飞走了。即使两人友情修复之后，优希堂听到澳大利亚这四个字还是高兴不起来。“你还想去？”“怎么了？陪朋友去旅游，不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吗？再说你也没有什么除我以外的朋友了。对。”“原来我们还是朋友。”“你知道吗？澳大利亚有鸸鹋哦。”“那是什么？”“就是一种跑得超级快的鸟。澳大利亚人会倒立然后蹬腿，吸引鸸鹋过来。”“就算你在教室里倒立蹬腿我也会过来看的。”——————第二天上班，鼷本问他：“怎么了？这么愁眉苦脸地来上班，很不像你。”“我做了噩梦。”“什么什么？快说快说。”“你还记得我们没有成行的旅游吗？去澳洲的？”“学生时代去和工作出差了才去感觉是不一样的。当然记得了，我说我已经把钱凑够了，你却说你要跳级，还非拉着我也跳级。现在你后悔了？”“现在完全不后悔了，因为我梦到被鸸鹋打了一顿。”“那我呢？我有没有也被鸸鹋打了一顿？”优希堂悟说：“这可巧了。”他狞笑着说：“因为我梦到你就是打我的那个鸸鹋！”

  
    black out

    想提前说明的事1标题还是头D的bgm下略2选取了并不存在于游戏中的结局，大概就是像宫外孕一样离奇的失败，悟最后转移到了婴儿身体里了。同事则是self有两个人影一大一小地矗立在白雾茫茫的站台上，这里是瑞士。从这里望去也能看到绵延的雪线，富有生机的起伏。只要变成雪就好了，什么都不用多想。戴着墨镜的黑衣男是鼷本尚哉，他手里牵着的小孩子则是他的前同事，优希堂悟。不过，现在优希堂悟这个名字也被剥夺，写在他的护照上的名字是内海润一。这个名字不得不说带有强烈的恶意，如果这是一部日本电影，这个名字将会成为一切灵异现象的索引，就像佐伯俊雄。“内海君，你想家吗？”男孩摇了摇头。“内海，你冷吗？”男孩依然重复之前的动作。年轻男子已经乐不可支了：“内海，你要上厕所吗？”男孩举起手里的手写板，上面用力地写了一个【NO】。鼷本假装道歉：“对不起，怪我，我总以为你还是一个小孩子。”这回板上的字变成了：【适可而止吧。】到旅馆歇下之后，鼷本说：“喂！虽然我觉得没关系，不过你想在这里休息多久呢？”【等到我的失语症好了为止。】“疗养费很贵的哦？”医生说悟，不是，新任的小男孩，内海润一，是因为遭遇了严重的身心刺激，才会长年失语，发不出任何声音。鼷本从知道计划失败的那一刻起，预见到了友人的崩溃。不过以这种形式爆发确实是他没想到的。他自觉有责任未尽，马上辞职，名义上是为了找下家，实际上大概只是想出去散心旅游。今天天气不是很好，滑雪是滑不成了，鼷本坐在阳台上喂鸟。每天六点醒来是他社畜的习惯，但是有可能小孩子需要睡觉，他就把同住的小舍友的窗帘拉上了，一个人在这边呼吸新鲜的异国空气。优希堂计划在他的知觉范围之外独立运作的感觉并不新鲜，他也隐瞒了很多同事不知道的情报。不过，他应该知道吗？不应该知道吗？还是一开始优希堂就选错了人呢？这就不是他可以控制的事情了。他开始期待这个计划能以怎样的姿态崩坏，或许仅此而已。就在抬眼可及的栏外，阴沉的天空如此真实，他现在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必要忏悔或者道歉了。窗帘突然被拉开，当然，隔着玻璃，只有模模糊糊的声音。原来是内海润一起床了。他在室内敲了敲，鼷本自得其乐，假装没听见。安静了一会儿，他才发现他的前同事在玻璃上写字。写得很认真，为了照顾外面的人，故意反着写。【PLAN？】鼷本用口型说：“还没想好。”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啊！于是男孩又退到他看不见的阴影中去了。鼷本想起这个男孩本应该是黄泉木圣司和内海卡莉的希望之星的事情。不用阐述更多的罪业，本来把孕妇关起来，让别人的灵魂在婴儿的体内进行置换就是一件十分不人道的事情。鼷本抱住头想，用不人道这个词也太轻了。而现在在这个成长后的婴儿体内的，竟然就是计划的主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已经看不出命运到底是敌是友了。鼷本刚刚还在想的优希堂悟打开了玻璃门，手上拿着全球地图。鼷本拿着喂鸽子的花生作粉笔，在全球地图上划圈。“这里。是日本。这里，是澳大利亚。这里，是我们现在的地方。”【日本到瑞士有多远？】“将近一万公里吧。”【等病治好了，我要继续执行我的计划。】“用这个身体？说实话，我还以为你终于可以平平安安地上学了呢。”【复仇】“真的吗？我们的时空置换实验如果进行到了阿波墨医院事件之前，那么你妹妹不就会幸存下来了吗？现在你还是很小的一个小孩子，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你不会明白的。】想了想，前同事看着鼷本不置可否的表情，又加上了一句：【万一你老得比较快呢？】这小兔崽子。“优希堂，你还记得那次参与的所有人吗？”【记得，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不是回来，而是从没有存在过。日本的法律。日本的心理学。日本的伦理。日本的道德，爱情，亲子观，都在离我们有一万公里远的地方。你为什么还要想着复仇呢？”这回换优希堂悟思考了很长时间。优希堂悟在板上写：过去，我听过一个说法。魔鬼不大会附身在人身上，因为附身在人身上之后，人会用神的力量来驱赶它，从而让人更信仰神。“不应该信仰魔鬼吗？魔鬼那么有力。”【如果用神来唤起人心中对奇迹的不可能的追求，那么人就会信仰魔鬼了。】“我们年轻时候的神学意见从没有重合过。”【奇迹是治不好人的。】“这话我认同。”男孩收走了板子进屋去了，独留下鼷本在思考同事渎神的话语。优希堂计划失败给他留下了圣痕（stigmata），不禁有这样的印象。那既是神存在的证明，又是神遭到迫害已经离开信徒的证明。大概，优希堂就是想说的这件事吧。鼷本凝视着优希堂走进的屋内。在这个神不存在的世界上，窗外已变得明媚，而房间里还是黑黢黢的，如同一无所有。

  
    雷鸣

    外面暴雨如注。在激烈的雨声中，神官听到了叩门的声音。神社伫立在深山兽径中，罕有人迹。会经过此地的活物，大概会是变幻成人形的山精鬼怪。但是神官毫无迟疑，将不速之客迎了进来。进来的人是一位山伏。他打了个稽首，道：“叨扰了。本想出山，行至中途，突然天降大雨。”神官说：“何必客气，施主想必是和此地有缘。”山伏把头上的裹巾解下，晾在火堆旁边。过一会儿，雨势稍歇。神官结束了念诵，合十说道：“施主，夜行山路，并不安全。还是在此稍待一晚如何？”山伏颔首。神官又说：“如您所见，我双目如盲，平日乐趣无多。这里又渺无人烟，不知您是否能讲些旅途的故事，打发这漫漫长夜？”山伏略一迟疑，说：“您未必知道，我只是一个修习修验道的山伏。自从我十五岁以来，就常驻山中修行。若论世上的故事，可能还不如您知道得多。”神官说：“请原谅我的刨根究底，不过您年纪这么小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出世了吗？”“…是的。我的父母都已经亡故了，唯一的妹妹不久之后也随着一同逝去了。”山伏开始讲述：“那也是在一个雷雨天，我不知何故在外徘徊到深夜。村人们说道路的尽头有一间房子被雷劈中，烧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大概是天谴。那确实是我家，或者说是我过去的家。山伏深吸了一口气。神官拨动火柴，没有说话。“等到我冷静下来的时候，雨又重新连绵不绝。等我进了屋子，才发现墙面上到处都是血迹。妹妹的尸体上更是少了头颅。从此之后，我就怨恨起天雷了。没有能把头颅带走的天雷。从此之后，我就陷入了迷狂中，目力能见的都是不相干的人的头颅，梦见的也都是头颅。我实在是为了逃避这种日子，于是将此身弃置于荒野之中，修行倒是另外的事了。只是我还是怨恨那道天雷，而雷好像也在怨恨着我。只要我踏足的地方，无一不是雷声大作。”山伏抬起未干的袖子，擦拭着脸。目盲的神官沉默了很久，才道：“施主，那么我也想说我的故事。”“我一出生，便不知父母是谁、为何而来、到何处去，是神社里的老神主收养了我。老神主身体渐渐衰颓之时，那时候出现了一个征兆。山伏打断说：“征兆？”“征兆。我时常梦到一位神人，示现在我梦中。最开始，他的面目模糊不清，以手指着门的方向。在多次的梦中，我逐渐瞻仰到了神人的真正容颜，同时，我在白天的视力也渐渐衰微了，到最后目不视物。神对我下达了一个指示：如果有罪人来到你的门前，那就去迎接他，替他顶罪。那么，真理会重新出现在你的眼前。神的谕旨，我并不明白。您也知道，这条路上来往的要么是山精木魅，要么是江洋大盗。我每次、每次都用一样的说辞，希望路过的人能让我重新见到光明，但是每次、每次，要么他们发狂地躲开了，坠落在了山下的溪边，要么以为事迹败露，想要杀了我，而莫名其妙地横死在门前。说来惭愧，自从我的眼睛变成这样之后，才相信神真的在我左右。”山伏听了这仿佛祷告一样的内容，眼里闪动着凶恶的光。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是纵火犯？杀人魔？还只是一个修验者？不然他何必到这里来呢。不知何时，外面又是大雨滂沱。山伏问：“大人。如果我说我也是有罪之人，会遭到天谴吗？”神官答道：“还未犯下的罪，又有谁可以出手惩戒呢？”山伏一拜到底，说：“感谢大人，我已明了。”他从包袱里拿出一把利刃，“没想到我的性命将会在这里终结。”“死生有命，为何急于一时？”山伏说：“雷已追着我来了。”

  